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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子夫换好运动衫，穿好跑
步鞋，习惯性地原地蹦蹦跳跳
了10多下，就下楼了。坚持多
年，每天不跑上一个半小时，
浑身上下就不舒坦。

他小跑出小区。门卫换了
人。但不管换谁，表情都一
样，公事公办的派头，起身、开
门、关门、坐下，间或嘟囔一
句，有钱的睡不着，没钱的没
空睡。关子夫没管那么多，出
门就加速。

他往西北边一条林荫道跑
了五六百米，突然就停住了。
这条道跑了七年多，惯性牵引
着脚步，朝向这里。再往前，
就是一座小院。门口挂着三五
块牌子，表明这不是个一般的
院子。能在院子里办公的，都
不是一般的人。能在这院子里
当头的，更不是一般的人。在
院子里当头，还能每天坚持围
绕院子跑十八圈的人，尤其不
是一般的人。

除了关子夫自己不觉得，
别人都这么觉得。

别人之中，有他的部下，每
每见到他矫健地跑过，都“啧
啧”地赞个不停，还在某次民
主生活会上，说“老板”生活情
趣健康，八小时之外爱锻炼，
难怪上班、加班精力充沛，有
使不完的劲。另有人加了“批
评”道，每天超过一万步伤膝
盖，你不能不为长远的健康着
想啊，该适时调整一下健身方
式，比如钓鱼、下棋、太极拳或
许更有益。关子夫除了严肃指
出叫“老板”可不行，其他的都
打了收条。但第二天照跑不
误，不管刮风下雨，还是酷热
难当。

别人之中，也还有想到院
子里办事的。有时排不上队，
经人指点，就早早守候在关子
夫跑步必经的地方，路口花坛
边，或者拐角金桂树下，再或
者是厕所门口。只要那个矫健
的身影过来，就会有人迎上
来，且马上划动手脚，一阵跟
跑。关子夫也不反感，一边
跑，一边与其搭话，聊着跑着，

也就听明白了来意。关子夫以
听为主，陪跑者既要跑也要
说，往往累得自动停步，讲几
句客气话，约好再去院子里汇
报。

几年下来，也记不起有多
少人跟跑过。不过，跟跑过的
人，都劝后面再想跟跑的人
说，你呀，先把腿脚练好了，再
去找他，厉害着呢。

但关子夫知道，现在不能

再往那跑了。
那个院子，新来了头。
新来的头，也爱跑步，也爱

围着院子跑。新来的头不喜欢
有人跟跑，但喜欢找着别人跟
跑。

比如一个半老头子，新来
的头跑上去和他聊退休，聊打
个防疫针要跑多远。

比如说一个胖女人，新来
的头会跟上去，和她聊请保姆
有多难。为什么生二孩三孩政
策来了，大家积极性并不高。

跑着跑着，新来的头就不
跑了，坐在石凳上，在手机上
记下几行字。

新来的头步子不怎么矫
健，走走停停，且三心二意。

关子夫不想碰见新来的
头。

新来的头也不会跟跑他，
他也不会跟跑新来的头。要交
接的都交接过了，还有什么要
了解的，自然会有人来安排。

关子夫就往东南方向的林
荫道上跑。

他知道这条道上热闹得
很，因为路的尽头有一个菜市
场。杀猪的、卖鸭的，挑筐的、
背袋的，本地的、外乡的，下岗
的、找事的，下苦力的、找便宜
的，都会往这儿挤。

关子夫跑了约两千五百
米，背上出了毛毛汗，就听见
后面有个沙哑的声音喊，老
板、老板，你别跑那么快！

关子夫心头一热，正想回
应一句，都什么时候了，还叫
老板。

回头一看，那个打赤膊的
汉子，并没冲他叫，而是在追
一条大狗。

等追上了，他给狗套上绳
子，又狠狠踢狗一脚。喝道，
老板，啊你不想活啊是不是？
你要是咬了人，还不被城管拿
去炖汤啊你！

关子夫心里已经炖上了汤。
再往前，约莫又跑了一两

千米，关子夫的小腿肚竟然有
点往下坠。他很奇怪。平时跑
上10里路不觉累的，今天这是
怎么啦？他停停，跑跑，好不
容易到了离菜市场不到四百米
的地方，看见一个水泥墩，想
坐下来歇一下。一辆皮卡横冲
过来，挡在他面前，车刚停稳，
卡车司机跳上车厢，掀下七八
个装满菜蔬的蛇皮袋子。司机
一边掀一边骂，不晓得这里当
官的是吃什么长大的，菜市场
停车位置都不多修几个。

关子夫开始还准备批评那
人不文明，听到骂声，赶紧噤
声。

他转身，往回跑。
第二天，惯性又将关子夫

五点半就拉起了床。他刚到小
院门口，停住脚步，一时不知
道是该往西北，还是往东南
跑。

恍惚间，听见手机信息的
声音，一看，是儿子发的。

儿子说，年纪大了，别总往
外跑，外面车多，不安全，我在
网上订了一个跑步机，下午会
有人送过来装好的。

关子夫轻轻吁了一口气，
在小区的循环道上跑起来。心
想，也好，在室内跑一阵，想明
白了再说，往东南跑，往西北
跑，或者还有更适合的跑道可
以去发现。

跑着，跑着，就有了劲头。

老应和老杜在微信里约定，
邮品交换今天完成。

老杜答应用他100多枚一袋
的外国信销邮票换老应一袋生
肖系列信销邮票。

老应找出第一轮生肖部分邮
品，找全第二、第三、第四轮生肖邮
品，装入白信封，然后去做晚饭。

老杜带着邮品来了，见老应
一人，巧了，两人老伴都不在家，
又住在一个小区，便邀去外面小
摊吃饭。老杜买单，老应带瓶
酒。同意。两人带着各自的邮
品，乐哈哈出门。

点完菜，两人聊起了邮品。
老杜拿出一个黄色牛皮信封，抽
出一个装满邮票的护邮袋介绍，
朋友帮忙从国外购了 2 袋，用 1
袋来交换。老应拿出一个白色
信封介绍，全是生肖系列，除了

“庚申年（猴）”“辛酉年（鸡）”，其
他全有，其中不少有复品。

菜上桌了，酒瓶也开了。
倒酒。老杜酒量大点，老应

酒量小点，每次就老杜倒多点，

老应倒少点，这是二十几年来共
同认可的。一瓶喝完，正好。

难得机会，机会难得。你敬
我，我敬你。

酒好，菜好。我敬你，你敬我。
生肖邮票品相好，外国邮票

品种多。你敬我，我敬你。
邮品装封里，回家再整理。

我敬你，你敬我。
酒少了三分之一。
白色信封是我的，牛皮信封

是我的。你敬我，我敬你。
我的信封是白的，我的信封

是黄的。我敬你，你敬我。
你拿好！你拿好！你敬我，

我敬你。
酒剩下三分之一。
来！来！最……最后一杯？

来……干！
送，送送你！送，送送你……
第二天，老杜发现牛皮信封

搁在床头柜上，老应看到白皮信
封搁在椅子上。

老应发微信，老杜发微信，
“约个时间交换邮品吧……”

在模糊的记忆中，我不知道
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是这个竞
技场里的一名角斗士。每次，当
我想极力回忆过往，头就疼得厉
害，继而一片空白。

“不要想太多！好好战斗，伙
计！”同伴巨石对我说。

“对，我们只是演员，天赋异
禀，为战斗而生！”另一个角斗士
小丑狰笑着，说道。

“倒不如，说我们一生下来就
是取悦别人的命。”巨石冷冷答道。

“别这样，老石头，兴奋点！
不然等下上场你会被我打败的。”
小丑说。

“孰胜孰负，一切自有定数！”
“你会押谁赢，暴龙？”小丑转

头问我。
我愣愣，没有答话。暴龙是

我的名号，在椭圆形的建筑物上
空，曾无数次响彻过我的名字。
观众们坐在四周逐排升起的座位
上呐喊吼叫，为各自看好或投注
的角斗士助威。

竞技场数年如一日，也不知
道这里有多少位角斗士。我们的
任务不是与猛兽们对抗，就是角
斗士之间的比试。

最开始的时候，我也像其他
角斗士一样热血，期待每一次上
场、每一次厮杀，为每一次战斗而
兴奋。但时间久了，我就感到麻
木。最近，我又觉得自己的脑子
多了一点点不同的变化，可是我
不知道那是什么。

每一场比赛，以一方倒下为
止。

每个角斗士都受过不少伤。
记得第一次出战，对战恶龙，我被
打败，倒在地上昏迷过去。当我
醒来时，发现躺在自己的床上，身
体奇迹般恢复，没有一点伤痕。
医生告诉我，他们能治疗所有的
伤痛，甚至起死回生，可以保证每
次比赛，赛场上出现的角斗士都
健康强壮。

我们的生活似乎除了打斗，
就是等待，等待出场。室里的大
喇叭响起，主人选中谁，谁就必须
出场！

我很想知道在幕后操作一切
的主人到底是谁？问过主管、问
过医生，可他们也一无所知，回应
机械且空洞。

“上场！上场！打斗！
打斗！”主管说。

“ 满 血 恢 复 ！ 祝 你 好
运！战斗吧，勇士！”医生说。

劈、砍、刺、躲、闪、腾、挪、
跳、跃、挡、斩，这些技能已经镌刻
到 我 的 骨 头 中 ，流 进 我 的 血 液
里。在中央的平地表演区上，猛
兽从圈中放出，我的身体就被调
动起来，仿佛下意识知道如何应
对。

今天，我走进竞技场的表演
区，惊讶地发现，这一场的对手居
然是巨石和小丑。

“ 一 对 二 ！ 挺 好 ！”我 讪 笑
道。巨石和小丑没有任何表情，
冷冷地望着我。

“老伙计们，咱们可以不打
吗？”我说。我们彼此已经打了上
千回，我感到厌倦，不想重复这样
的生活。

“打啊！上啊！杀啊！”看台
上的人们仍在大喊大叫。

巨石凶神恶煞地挥舞起流
星锤。小丑的两只手上下抛接
着飞刀。

我看了下手中的砍刀，脸上
逐渐露出痛苦的表情，刀不沉重，
只是我的心有些沉重。哐当一
声，砍刀从我手中跌落，我站着伸
开双手，面向两个对手，一动不
动。“来吧！你们砍我吧！”我说。

他们如同耳聋，似乎在等待
指令，又像在等待我出手去触发
指令。

我依然站着，一动不动，内心
抵抗着无形的压力。竞技场突然
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停止了动
作 和 声 响 ，如 同 一 幅 静 止 的 油
画 。 一 个 声 音 告 诉 我 ，该 改 变
了！该停手了！

——透过电子屏幕看到这一
幕的年轻人很错愕，他捶了几下
屏幕，按了几下按键，画面依旧静
止。

年轻人抬了下头，大声喊：
“老板，机子又坏啦，暴龙这个角
色又不动了，快过来看看。”

老板急匆匆跑来，讨好道：
“软件老化，是有点问题。你放
心，这局我退钱给你。明天新版
的竞技场2.0就送过来，到时升级
后，就没有问题啦，会是另一批全
新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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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后门的不远处，有个
菜场，绿油油的，不着边际。学
校饭堂的青菜，多数的时候就
是那里供应的。

我经常看见一辆农用三轮
车，满载着嫩绿青菜，突突突，
从后门进来，直达饭堂。

饭堂就在美术室窗外。我
教的这些小学生，窗外稍有响
动，目光就弹出去了，画画心不
在焉的。我也只好跟着弹出
去，再暴跳如雷地把它们一一
网回。

有一天，我正让三年级学
生自由画“理想家园”，满载青
菜的三轮车又来了，除了突突
声，还有童稚歌声：“你是我的
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
多……”乍听，以为车上音响唱
的。再听，却听出歌词不清晰，
歌调也不准确。

同学们笑成了一锅粥。只
见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从三
轮车另一侧窜出来，扭秧歌似
的扭动着腰身，像极了风中小
树。他听到这边吵闹，便扭到
窗下。两条蚯蚓样的鼻涕正好
从鼻孔爬出来，他吸溜一下，蚯
蚓钻进了，不一会儿，蚯蚓又爬
出来，他又吸溜一下，如此三
番，待蚯蚓快爬到嘴巴时，他吸
溜不住了，干脆用衣袖切断，
擦，擦，左右开弓，黏糊糊的蚯
蚓肉浆，粘在脸蛋上，很快形成
鱼鳞片。

哇呀！学生尖叫，有的吐
着舌头扮鬼脸，有的低头弯腰
作呕吐状。城里学校的这些孩
子，衣着光鲜，脸蛋白净。反差
太大了。

看到这个小男孩，我似乎
看到了儿时的小伙伴。那时的
农村，兄弟姐妹多，感冒了就任
鼻涕流，让时间去治愈，大人没
钱也没时间管。这个小男孩也
是这样吗？怎么不上学？他父
亲为什么带着他送菜？不知道
会影响学生上课？他母亲呢？
若是要下地，就带着他种菜不
行吗？

我越想越来气，好一阵暴
风骤雨，才把神兽们的心思赶
回笼。

小男孩似乎觉察到了室内
的不友好，便躲在窗户一侧，只
露出两只黑溜溜的眼睛，瞄
向学生的画板。

我的心被那目光戳了
一下。

那天，我没上饭堂。
第二天，满载青菜的三

轮车又突突突地来
了，但没见小男孩，
只 见 到 他 的 父

亲。他来美术

室找我，毕恭毕敬
地递给我一张画，
说，我儿昨晚画的，让
我交给画画老师。他接
着又说，我儿读二年级
了，昨天感冒，上学要去江
对岸，太远了，我担心这娃
感冒加重，就没让他上学，
带着来送菜。他说昨天看到你
们画“理想家园”，他也画了。

听其口音，知是外地人。
我问，来广东多久了？他咧嘴
一笑，挠挠头，说，近十年啦，一
直在这里种菜，小孩都在菜地
出生的，他很小就爱在地上乱
涂乱画。

我认真看了看画。画里是
一片绿色的青菜，青菜中间有
一个灰色工棚，工棚旁边还有
一幢高楼，楼前有个池塘，岸边
有个人在钓鱼，有个女人站在
一旁，像是看鸭子嬉戏。最醒
目的，是歪歪扭扭写在高楼上
的字：理想家园。

不知怎的，我的心又被戳
了一下。

不是惊喜。说实在话，这
画并不咋样，说是理想家园，应
该是现实家园吧。

我决定去那个菜场看看。
说来惭愧，来这里教书十

多年了，我从未走近那个菜
场。我倾心的，是学校前门的
繁华，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灯
红酒绿。

曾有同事揶揄：前门外是
城市，后门外是农村。

新开发的城区，不都这样
吗？一半是农村，一半是城
市。曰，城中村，城乡接合部。

那是周末，我约同事户外
运动。骑车是真，看菜场是顺
带。从学校去往菜场，是水泥
路，骑车如风，满眼皆绿，神清
气爽。但进入菜场后，变成土
路，就不大爽了。近一个工棚
处，我们被一只狂吠的狗吓住
了，正要调头逃离，一个小男孩
跑出来，喝住狗，并向我们招
手，怯怯地叫，老师。

原来就是那幅童画的作者
呀，他没流鼻涕了。

这里哪有高楼和池塘？就
一个简易工棚而已，周遭都是
青青菜蔬。

小男孩进棚去了，一会儿
提着个水壶出来，要倒茶给我
们喝，同事急忙上前阻止，说我
们随身带茶水了。这时，听见
棚内有人问：“才才，谁来了？”

“妈，是老师。”小男孩放下水
壶，应着转身就要进去，一个女
人坐着轮椅已出现在门口了。

我们惊呆了。我的心再次
被戳了一下，原来爸爸有机会
钓鱼、妈妈能站起来，就是他的
理想。

连续开了快十个小时的
车，到子夜时分才姗姗回到
老家，此时的我除了腰酸就
是 背 痛 ，一 头 倒 在 床 上 睡
去。

屋外的风丝毫没有收敛，
一个劲地把高电线吹得喔喔
作响，像是口哨，又像是报
警。村巷里的狗不知是嗅到
什么还是看见什么，不时狂吠
几声。

也不知咋搞的，脑袋里
始终像放电影似的：堵车、车
祸、拥挤的车流，辗转反侧了
两个多小时，我还是闭着眼
睛清醒，无奈中，只好掏出手
机看，黑咕隆咚的，躺着看眼
睛招罪，累了眼睛就会自动
打架。

也不知是这一招管用，还
是实在是疲惫过度，我竟然握
着手机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隐隐约
约感到自己在打鼾，鼾声如
雷，而且喉咙里憋得异常难
受，我使劲蹬脚，手四处乱抓，
试图让自己获得解救。

“神经 啊 ，一 晚 上 不 清
静！”妻子一脚把我蹬出被子
外。

一脚蹬醒梦中人，我打了
个冷战：窗外泛出的晨光已穿
过窗帘，从门缝里溜进的烟气
呈线型向房间不断涌入、扩
散、蔓延……

失火了？我脑子里冒出
这个念头的时候，便一把拧开
房门，然后拽住妻子就向楼下
跑。

住在隔壁房的爸妈也呛
得连连咳嗽着跑了出来。

一行人冲到一楼客厅后
却又不由自主地刹住脚。

厨房内，浓烟似雾，奶奶
正摇着大芭蕉扇，用劲地对着
蜂窝煤炉口左扇右扇，地上簸
箕里放了十几个蜂窝煤。烟
太大，呛得她不住咳嗽。

“奶奶，您在做什么，这么
乌烟瘴气的！”我不假思索地
对着厨房大声吼道。

“还没看明白呀？你奶
奶想给你煲你最爱的砂罐鸡
汤 ，一 天 唠 唠 叨 叨 七 八 遍

了。”父亲一把把我拽到一旁
嚷道，“还不去开窗？”一边
夺过奶奶里的芭蕉扇，一只
手拧取炉子提钩就快速把炉
子提到院内。

奶奶不知所措，双手叉在
一起，低着头，猴着腰，像个做
了错事的孩子。“柴火前几天
淋过雨，不干，净冒烟不着
火。”

我突然有点过意不去，开
完窗，便搬过来一张椅子给奶
奶坐下。

在老家，招待贵客的标志
就是用砂罐煲鸡汤。人还没
进屋，远远就闻到厨房砂罐内
飘出的缕缕鸡汤香味，那鸡
汤，鲜美、细嫩、香醇，直冲你
的嗅觉和味蕾。

每次我回家一放下行李，
奶奶或爸妈总是第一时间盛
一大碗鸡肉、鸡汤给我，我总
是三下五除二吃个精光，他们
就会一脸的幸福，“罐子里多
得很，再盛。”

趁爸爸继续煲汤的功夫，
我和妻赶紧上楼补回笼觉。

我是被妈妈敲门敲醒的，
其实不用敲，我已经开始做梦
找吃的了。

餐桌上满满的两碗鸡汤，
泛着薄薄的亮亮的鸡油，满屋
都是浓浓的香味。

奶奶催我和妻:“趁热，快
吃。”

我正准备动筷，见奶奶空
手一个人踱进了房间。

我连忙跑进厨房拿来一
只碗，将我碗里的鸡腿撕成一
小块一小块，就像小时候奶奶
手撕鸡腿给我吃一样。

面对我送来的鸡腿肉，奶
奶一个劲地责怪、推辞，不过，
从她脸上撑开的皱纹里，我知
道她开心得要命。

趁着热乎劲，我把爸妈喊
过来，我要用城里老师的派头
给他们补补课。

“您看早上排放的烟多吓
人，今后可不要用劈柴点烧蜂
窝煤了，如果烟再大些，二氧
化碳中毒了，谁救您？后悔都
来不及了。再说了，这么大的
烟影响到隔壁邻舍，如果影响

到邻居关系，多不划算。再
说，又是劈柴又是蜂窝煤，家
里也不干净，所以蜂窝煤不要
用了，煤炉也不要了。”

爸妈点头称是。
“那你今后要喝这正宗

的土鸡汤怎么办？”奶奶担心
地说。

我朝奶奶一笑，食指一
晃:“我有办法。”

中午时分，我和妻从市区
开车回来，从小车后备厢里，
我直接将一个电磁炉砂锅搬
到桌子上。

我说:“城里人都时兴用
这种砂锅煲汤，插上电也是慢
炖，环保又卫生又省力，而且
味道一点也不比用蜂窝煤炉
煲汤差，保证您用了还想用。”

“那好，好！”奶奶摸着这
锅，喃喃细语道:“其实，我老
早 就 不 喜 欢 点 柴 火 烧 蜂 窝
煤。”

站在一旁的妈妈也赶紧
附和道:“是啊，我老早也不喜
欢烧蜂窝煤了。”一边对我欢
快地眨了眨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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